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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残留问题越来越

受到大家关注。南开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创业

团队——“自然卫士”，研

获了一种“以虫治虫”的生

物防治技术，可有效解决

农药残留、害虫易抗药、环

境污染等问题，实现地下

防治效率超 80%，助农增
收，又守卫了食品安全。目

前，团队研发出的产品可

以防治 200 多种有害昆
虫，涉及上百种常见农产

品，基本覆盖中国人餐桌

上常见的食材。这种“以虫

治虫”生物防治技术已被

推广至国内 9 省 13 市的
4500余亩试验田，在韭菜、
番茄、土豆、花生、烟草等

农作物害虫防治方面取得

良好效果；累计助农 300
余户，获得经济效益超

1500万元。
我国常见的农业害虫

约有 730余种，每年因虫
害造成的粮食损失高达

600万吨，直接经济损失
超 20亿元。使用农药等化
学防治目前仍是使用最广

泛的害虫防治方法，因农

药残留问题造成的食品安

全事件时有发生。

经过 10 余年的探索
试验，南开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的师生团队，研获了

一 种 用 昆 虫 病 原 线 虫

（EPN）侵染杀灭农作物害
虫的新型生物防治技术，

可以实现人畜安全、零污

染。“以虫治虫”的原理是，

把对作物无害的昆虫病原

线虫放入土壤中，它会自

己主动搜寻害虫并钻入害

虫体内，将体内共生细菌

释放到害虫的血腔中，导

致害虫患败血症死亡。昆

虫病原线虫继续利用害虫

体内的营养物质发育、繁

殖，又回到土壤后开始新

一轮对害虫的搜索，长此

以往，循环杀灭害虫。

“自然卫士”团队负责

人、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博士生李晶晶说：“如果

把线虫比作核潜艇，共生细菌就相当于核弹头，

EPN相当于装有核弹头的核潜艇，极具杀伤
力，兼具了天敌昆虫和病原微生物的双重优

点。”

到哪儿去找那么多昆虫病原线虫呢？研究

团队赴全国各地进行资源调查，建立了全国最

大、世界前列的昆虫病原线虫资源库。

“为了将 EPN用到田间，进行虫尸剂（昆虫
病原线虫感染的昆虫尸体）的批量化生产的研

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昆虫病原线虫虫尸剂

的规模化生产，日产超过 1000亩用量。”李晶晶
介绍，他们还成功实现了线虫体外培养，有效解

决了虫源的问题。

实验室的技术成熟后，李晶晶和团队成员

们开启了虫尸剂防治韭蛆的田间试验。韭菜的

农残问题严重，是因为一般喷洒农药的方式对

韭蛆无效，只能采用农药灌根的方式。“施用虫

尸剂一个月后，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韭菜长势

良好。收获后的韭菜经农残检测，68项指标均
合格，达到无公害标准”。

除了技术研发，这支学生团队还逐步打通

了生产线、销售网络，并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推广

模式。

“我们提供虫源，委托农技公司生产虫尸

剂，通过农技公司在全国覆盖的网点推广技术，

销售虫源。”李晶晶说，他们不仅给农户提供杀

虫产品，还可以帮助其销售农产品，把“以虫治

虫”技术的农产品冠以“阮博士”品牌，通过多个

电商平台进行销售，提高农民收入。

现阶段，他们主攻黄粉虫虫尸剂田间试验

和固体培养方法优化，完成公司注册；预计今年

10月完成北方地区推广，固体培养线虫产量提
升。2022年 10月，可以稳定获得虫源，建立生产
线。2023年 1月正式投产大批量生产虫源。预计
投产首年可以供应 300万亩蔬菜用量，助农收
益提高 200%以上。
这支年轻研究团队还拥有强大的专家顾问

支持。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阮维斌受邀

担任团队的首席科学家。近 10年来，他始终致
力于“以虫治虫”技术推广，已发表论文 30余
篇，其中国际合作 10余篇，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
项，国家发明专利受理申请 1项，建立了国内最
大的昆虫病原线虫资源库。同时，长期致力资源

环境与粮食安全研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美国农业部昆虫病原线

虫研究专家 David等都给这些年轻学生提供技
术支持。

“我们的虫尸剂产品与其他害虫防治产品

相比，价格最低，防控效率可达到 80%以上。农
民施用后，相比施用农药收益提高 5倍以上。”
李晶晶说，我国现阶段蔬菜面积约 3亿亩，仅韭
菜面积就有约 1100万亩，还可推广到草莓、玉
米、中草药种植，以及城市林木、高尔夫球场养

护项目等，市场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南开学生团队

﹃
以虫治虫

﹄
解决农残问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洪克非 实习生 马晓晴

从月入 7.7元到担任外贸出口公司总经理，从一
个人打拼到带领 59名残疾人、380多户贫困户和
1386名村民脱贫致富，在第 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获得者杨淑亭眼中，当年的那场车祸险些关闭了

生命之门，创业则为她的人生重新打开一扇窗。

“轮椅厂长”

杨淑亭的家乡位于湖南省西部的邵阳市城步

县，这里曾是国家级贫困县。 2011年的一场车
祸，不仅让 20岁的杨淑亭从此与轮椅相伴，也给
本不富裕的家庭带来 27万元债务。杨淑亭在家乡
的小木屋度过了一年半浑浑噩噩的时光，甚至多次

尝试结束自己的生命。

朋友想让她摆脱煎熬，建议她在网上寻找机

会。2012年，杨淑亭在网上做起了游戏代练和广
告点击。第一个月，杨淑亭只赚到了 7.7元。在旁
人眼里这近乎一个笑话般的故事，但对于一度陷入

颓废的杨淑亭来说则是重生——“今天能赚到 7.7
元，也许明天可以有 77元或者 770元。”
她兴奋地在一个残障人士交流群中分享了自己

赚钱的方法。结果出乎意料：不到一年时间，有

2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残障人士加入进来。“以
前大家都在群里抱怨生活、抱怨命运或抱怨家人照

顾不周，后来群里面的话题变成了一起分享每天的

奋斗和收入。”杨淑亭说，久而久之，她萌生了带

着家乡的乡亲们“赚一点钱”的想法。

杨淑亭家所在的歌舞村地处大山深处，村民收

入来源少。“接触电商后，我发现仿真花的市场很

大。”杨淑亭说，自己有个堂哥已经做了 20多年仿
真花生意，她也曾做过仿真花网店的客服。2015
年，杨淑亭在村里创办了城步万红花卉合作社，专

业生产仿真花，工厂就开在了自家院里。

“周边的乡亲都不相信在村里开工厂也能赚

钱。”彼时，杨淑亭的合作社是白毛坪镇唯一的企

业。几个月后，看到实效的村民们陆陆续续加入进

来。“一年下来，每个人大概能有两万元左右的收

入。”杨淑亭说。

除了能在工厂统一制作外，杨淑亭也提供仿真

花配件，方便大家将半成品带回家制作，做好的仿

真花再送回厂里按件计酬，统一销售。同时，针对

行动不便的残障员工，杨淑亭还为他们提供上门教

学和送货服务。

乡村工厂打造原创品牌

有一次和客户聊天，杨淑亭了解到，自己制作

的仿真花卖到了国外。她便萌生了开一家外贸公司

的想法。

2016年，杨淑亭创办了一家名为“七七”的
科技公司，除仿真花外，还增加了箱包业务。“七

七”这个名字正是为了纪念当初让她重拾希望的

7.7元。
然而，拿订单从来不是一件易事。 2016年，

当杨淑亭坐了 13个小时的车前往陕西洽谈箱包业
务的第一笔订单时，一见面就被对方婉拒了。

生产线已建起来了，员工还等着订单发工资，

杨淑亭没有退路。她在网上一家家联系卖箱包的网

店，为工厂寻找每一笔可能的订单。“可能问了

1000家也不一定有一家从我们这里订货，但即使
只能拿到 10个、20个包的订单，对我们来说也是
很大的希望。”

2018年，杨淑亭创办的企业作为城步县的重
点扶贫企业参加了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并获得

了 10万美元的订单。
“以前只做来料加工利润太薄，有时连员工工

资都包不住。我现在坚定了做品牌的路子，帮助更

多乡亲致富。”杨淑亭在“阿里巴巴脱贫特派员”

刘寒的帮助下， 2020年 9月，历经 32张设计图、
18道工序、11次打样，带着她的第一款原创包进
入薇娅直播间。让她没想到的是，这款包上线几分

钟，便成交一万多单，总金额达 100多万元。
3秒钟抢空了 1.2万个现货包让杨淑亭目瞪口

呆，但也让她长出一口气：做了 6年的加工，今天

终于有了自己的品牌，而且一经面世就自带光环。

“一个都不能少”

从第一批箱包订单仅有 10个学生书包，到目前
实现年出口额 4200万元，杨淑亭带着越来越多的村
民，足不出户轻松脱贫。

肖明辉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此前，一直通过做

三轮车司机维持生计。听说杨淑亭的公司能帮助残疾

人和贫困户就业，肖明辉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来应

聘。

杨淑亭满口答应下来，但那时公司刚起步，能不

能为肖明辉提供合适的岗位，她心里也没底。

进入杨淑亭的公司后，肖明辉被安排在车间半成

品区的工作台做手工。每个月能拿到 2000元左右的
工资。

肖明辉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去世后，他每

天都要在公司加班到很晚。在他眼里，公司就是他的

家，孤身一人的他更把同事当作家人。

杨淑亭说，自己能体会残障人士对于工作的渴

望。“他们特别想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证明自己配

得上生活的荣光。”

这种能在家加工订单的灵活就业方式，既方便村

民照顾家庭，又让他们多了一份稳定的收入。现在，杨

淑亭已经在城步县建成 4个扶贫车间，加上在家加工
订单的村民，她的员工几乎遍布城步县每一个村庄。

“我今年刚从广东回城步。孩子上小学了，老师

布置作业都在微信群，老人根本不懂。”工厂员工钟

雨凤说，“虽然收入比之前低点，但是能陪着孩子长

大，很值得。”

工作之余，杨淑亭也喜欢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自

己的日常生活和致富故事，已经拥有 50多万粉丝。
今年 2月，参加完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后，她在短视频平台发了一

条视频。视频中，杨淑亭提

到，“总书记说，‘脱贫攻坚

的阳光照耀到了每一个角

落，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

变，无数人的梦想因此而实

现，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

就。’这句话让我深有体

会，因为我既是受益者，也

是传播者。”

90后轮椅女孩杨淑亭：

8年帮助1386名村民脱贫致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韩剧《请回答 1988》里德善和伙伴们常常去的
同款自习室，开始在国内大小城市风靡。家在沈阳的

95后女生薛茗予为了“重拾阅读习惯”，常常到付费
自习室里一学就是大半天。作为付费自习室“深度用

户”，薛茗予觉得，如今的自习室遍地开花，选择多了

也要“货比三家”了，毕竟“你只管学习，其他都要交

给自习室”。

2019年被称作中国付费自习室的“元年”。这项
在日韩两国拥有成熟市场的共享经济产物，虽然经

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大考曾一度低迷，但作为年轻人

刚需市场，创业者仍在不断入局。艾媒咨询数据显

示，中国付费自习室用户规模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2020年中国付费自习室市场规模达 167.47亿元，
2022年预计将接近 400亿元。

付费自习室成年轻人的新“打卡地”

薛茗予对两三年前付费自习室的印象是“一间

房、几张桌、开着空调，一天收费 6元”。现在她发现，
沈阳的付费自习室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正规了。

“有私密空间，环境好，有咖啡和自助打印机

等，自习室就是给环境和氛围付费”，薛茗予告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在她已经在家附近一间付

费自习室购买了季卡，“和其他自习室不同的是，

这家店分男生、女生自习室，还有休息室可供短暂

躺一会儿，老板很负责任，看到你休息时间长了还

会来催你学习”。

在南京读大学的朱国瑞也发现，去年突击专升

本考试时常去的自习室，到今年已经开了 4家分店
了。“2019年在上海了解到有付费自习室时，还专门
去打卡体验。”朱国瑞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选

择在付费自习室学习，也是因为共同租房的朋友不

考试，自己在家复习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在家上完

网课，下午到自习室刷题，一张桌子、一盏台灯，能让

自己沉浸在‘不成功便成仁’的紧张学习中。”

与之前火爆的“星巴克气氛组”类似，年轻人来

付费自习室学习追求更多的是“大家一起营造的学

习氛围”。虽然不是高频需求，但每到考研、考证、考

公等时期，付费自习室的旺季也就到了。在某款年轻

人常用的点评 App上，自习室俨然已成为“学习培
训”频道里的一大种类，在社交平台分享自习室体验

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

记者在北京望京附近走访发现，各大写字楼里

的自习室面积一般在 100-200平方米，被划分为可
使用电脑的“键盘区”、需要安静的“静音区”、带有帘

子的“暗室”等，有咖啡、茶饮、文具、充电线等增值服

务，甚至贴满墙的“鸡血”口号和“成功上岸”的考试

回忆帖，都已经成为自习室的“标配”。

来这里学习的年轻人，有的在备考注册会计师，

有的在备战考研，有因疫情留在国内在上网课的留

学生，也有因为遇到邻居装修而过来工作的自由职

业者，更有一批年轻人将自习室当作了“网红打卡

地”，体验时下流行的“沉浸式学习”。

入局容易，但“自习室+”模式难寻

随着消费升级和年轻人消费习惯的改变，付费

购买“学习氛围”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租一间

房配置成自习室模样”，这种简单且低门槛的创业模

式让许多创业者一股脑儿涌入。据统计，2019年全

国约有 5000多家自习室。疫情之后，自习室出现井
喷趋势，2020全年新增数量超过 8000家，截至今年 3
月，全国约有 1.6万家自习室。
位于北京东大桥地铁站旁边的自习室是姚女士

兼职开办的，开业已两个多月，每天一下班她就会来

到这里。为了降低激烈竞争下的经营风险，姚女士选

择了加盟店的形式，把“三味 STUDY”品牌引入北
京。“目前这家品牌自习室在上海、苏州、长沙、合肥

等多个城市都有分店。我们看中了成熟品牌背后带

来的引流作用，比在地铁站附近发传单宣传更加精

准。”姚女士说，成立分店前期投入资金 40多万元，
最初一周仅有几名客人，现在每天客流量约 20多
人，甚至会有一些学生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学习氛

围，“客户人群越来越广，这个行业需要慢慢来，未来

站稳脚跟后也会考虑打造社群，给来这里学习的年

轻人打造不同的学习交流小圈子”。

因为高复制性和门槛低，开分店成了付费自习

室扩张的主要模式，也有不少经营者和姚女士的想

法一样，想打造“自习室+社群”的概念，来增加用户
粘性。

去年下半年，90后男生黄钰和 3名初中同学一
起，在安徽省淮北市开了一家自习室。“2019年我
们刚了解到付费自习室项目时，淮北还没有一家

店。但去年 6-8月，一下子冒出来 12间自习室”，
黄钰坦言，因为没有创业经验，前期选址、装修等

筹备工作就进行了三四个月。“其实这个行业同质

化很严重，区别可能就在装修选材、通风系统等小

细节上。前期投入二三十万元，目前仍处于微亏状

态。我们能想到的未来的差异化运营，也只是卖卖

周边文具、考试资料和社群运营”。

激烈竞争下，一边是新店不断涌入，一边是行

业出现“转让潮”。记者在某点评网站浏览发现，

位于北京各大商圈的写字楼里，既有“尚未营业”

的自习室、刚刚开业的“优选新店”和被网友打出

高分的“老店”，也不乏“暂停营业”标识的“退

场选手”。“自习室行业已经开始优胜劣汰了”，北

京望京的飞跃岛自习室创始人荣富国对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说，看着周边自习室开开停停，也见过

“上个月进场、这个月就关门的”，“自习室行业并

非是暴利行业，也不是大众认为的租一间房就能够

做的‘二房东生意’，关键在于如何长久打磨产

品，配合用户需求变化来持久提供所需要的氛围，

这是很耗费精力的事情。”据他介绍，每月的分摊

成本要近 5万元左右，一个月的营业额仅有七万元
左右，“我们理想的回本时间大概在两年半左右”。

早在 2019年，荣富国和几位合伙人便看到了
付费自习室的市场潜力。当时北京仅有七八家自习

室，趁着新兴行业的“风口”，他们曾在中关村创

业大街和太阳宫附近各开了一家自习室。“疫情后

关停了这两家自习室，我们也不打算恢复这两家自

习室的运营了，行业未来到底会如何发展还需要再

观察”。

他们尝试过做社群服务，但因为“前来学习的

年轻人有各式各样的备考需求，很难做到相同交

流”；他们也考察过时下流行的无人管理模式，“但

随之而来的是，自习室卫生条件变差了，换水等工

作要客户自己完成，体验感反而下降了”。荣富国

觉得，“还是要把用户需要的安静整洁的环境还给

他们，这是用户来到自习室的最基本也是最高要

求。对于经营者，还是要把精力放在人性化服务，

甚至加入智能产品来应对新需求，这或许是未来的

竞争力所在”。

24小时营业、无人监管⋯⋯新模式
背后仍存安全隐患

记者走访发现，主打“24小时营业”和“无人
监管”的付费自习室，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往使用。

但荣富国觉得，这类新模式背后存在的安全隐患让他

无法放弃“有人监管模式”，“首先，24小时营业会
给一些需要刷夜学习的年轻人提供场所，但这类用户

毕竟占少数，全天候的空调、新风系统等的运营成本

不小，而且熬夜对身体的损害大，这种学习方式是不

应该提倡的；另一方面，无人化管理还会带来更多不

确定性，丢东西是小事，但危害人身安全则是万劫不

复的大事了”。

尽管“三味 STUDY”品牌下也有 24小时营业模
式，但姚女士也没有过多考虑，“用户多为女生，夜

间还是要注意安全。有人管理模式，虽然增加了人工

成本，但运营起来更加容易控制风险”。有消费者在

社交平台分享说，“因为没有携带身份证，酒店、图

书馆、网咖等场所都进不去，但付费自习室不需要查

验身份证，只要购买了时长，扫码就可进入”。也有

网友在使用自习室后留下了

点评称，“自习室人员密度

大，空气不太流通，环境还

需要改善”。

对于付费自习室售卖的

时长卡、月卡、季卡和年卡，

有用户提出疑问，“和健身房

售卖储值卡一样，如果自习

室倒闭了，没有到期的卡又

该怎样处理呢？”

付费自习室全国开花“新鲜劲儿”过后何去何从

“自然卫士”在田间进行“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实验。

受访者供图

7月 17日下午，位于北京朝阳区望京的一家付费自习室里，不少年轻人在学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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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淑亭在她的扶贫车间工作。 受访者供图


